




母校多年 ,但每当忆及求学的日子 ,我的心潮就久久难于平静 。因
为这里是我走向专业研究之路的起点 ,也是哺育我成长的摇篮 。正








我接触宗教研究问题 ,说起来很偶然 。1978年秋季 ,我考上大
学 。在厦门大学哲学系里 ,开头两年主要是学习哲学基本理论 、政
治经济学 、革命史一类的常规课程 。或许是由于阅读的疲劳性积
累 ,从”大三”开始 ,我就觉得身体不舒 。慢性肠炎加上神经衰弱 ,不
仅致使学习成绩下降 ,而且大大消耗了体能 。近一年时间 ,断断续
续服药 ,并无明显效果 。在此等情形下 ,我开始注意寻求精神调节
途径 。那时 ,本系何乃川教授正讲授《宋明理学》的选修课程 ,我不
假思索地选报了这门课程 。在上课过程中 ,何先生阐述了以朱熹为
代表的理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 ,谈到先天图 、太极图及其道门养生
意蕴 ,这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。后来 ,我到何先生家拜访求教 。他向
我介绍:图书馆有《中国道教思想史纲》第一卷 。不久 ,我即在图书
馆借阅了这部在中国道教研究史上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著作 。读


















作 ,一边准备硕士研究生的应考事宜 。考什么专业呢 ?这是首先必
须选择的。查了以往的许多专业目录 ,似乎都兴趣不大 。经过几个
辗转反辄的不眠之夜后 , 《中国道教思想史纲》那古色古香的封面闪






达了 。卿先生在复信中告诉我 ,他将在 1983年招收宗教学专业道
教思想史研究方向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,表示欢迎报考 ,并鼓励我
努力学习 。这封信虽然写得很短 ,但却充满慈祥暖意 ,使我最后下
定了报考道教思想史研究方向的决心 。那时 ,报考宗教学专业 ,在
许多人心目中 ,乃是不可思议的事 。一些好心的朋友惊奇地问我:”
读宗教学专业 ?你想当和尚啦 ?”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解释 ,似乎也




业硕士研究生 。入学的时候 ,业师卿先生亲自到学校门口迎接 。第
二天 ,当我办理好注册手续后 ,卿先生和研究所的其他老师又到我
的宿舍问寒问暖 。在我的第一印象中 ,业师卿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
的长者 。后来 ,我开始系统学习研究生课程 ,才感到卿先生又是一
个严师 。他非常严格地按照学术规范对学生进行训练 ,学生有缺
点 ,他一定会以合适的方式给予指出 。当然看到学生没有很快纠正
缺点 ,他也会发脾气 ,所谓”恨铁不成钢” ,这在我师从卿先生治道教
思想史的几年中确确实实感受到了 。
1984年 ,中国第一次《周易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 ,会议筹备
组给卿先生发来邀请函 。卿先生决定提交论文 。他把我召到家中 ,
谈了正关注的一个问题 。他说 , ”过去许多人总把《周易》仅仅当作
儒家的经典 。其实早期儒家罕言天道 ,倒是道家学派更关心天道问
题 ,这一点恰好与《周易》的天人相应思想相吻合 。道家的这种思想
对道教又有重要影响 。在《道藏》中 ,有不少易类文献 ,这个问题应
该好好研究一下 。咱们就以《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》为题吧 。”先
生教我如何查找文献 ,并且列出了提纲的大致方向 。我根据先生的











那里 ,请求先生给予指点 。先生不仅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励 ,而且提
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 。在我日后数年的道教文学史研究过程中 ,卿
先生时常来信询问进展情况 ,解答我提出的一些难题 。1989年 ,汉
代至北宋部分的《道教文学史》书稿完成 ,卿先生又于百忙之中亲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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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序 ,对其学术价值给予充分肯定 。这实际上是把青年学者向学术
界作了介绍和推荐 ,其扶植后进之热心 ,充溢于字里行间 。
1992年 5月 ,拙著《道教文学史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。这
部书严格说来实际上只能称作上卷 ,因为所涉及内容仅到北宋为
止 。南宋以后 ,还有相当内容需要考察 ,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完成的 。
在后来的研究中 ,我愈发感到”道教文学”研究与传统易学的密切关
联 。易学讲”观物取象” ,而道教文学作品则充满象征 。要把南宋以
来的道教文学考究清楚 ,很需要把道教思想体系中的易学底蕴探索
明白 。我越读书 ,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 。古人有云:”学而后知不
足” 。在读了相当一些道教经籍以及其他中国古典文献之后 ,我对
先圣所说的这句话终于有了较深的理解 。既然明白了自己知识的
缺陷 ,这就更加需要再学习了 。1993年 ,我尽管已经评上了副教
授 ,但还是决定报考博士研究生 。我确信经过再学习对于我正在进
行的一些研究课题必定有新的助益 。1994年 ,我重返母校四川大
学 。这次重返母校 ,业师卿希泰教授再度到校门口欢迎 。我下了火
车时是雇一辆三轮动力机车代步而行的 。在准备向司机付款时找
来找去找不到钱 ,卿先生看我着急的样子 ,立即掏出钱来替我付了
款 。事情过后 ,我的硕士生学习阶段的师妹 、博士生学习阶段的师
姐风趣地说:“詹师兄 ,先生亲自来迎接你 ,这是很高规格的 。”此时 ,





联系在一起 。在母校的怀抱里 ,我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和归宿感 。
我虔诚地祝愿我们的母校宗教学研究所像抵御严寒的高山劲松 ,万
古常青;像炎夏六月的朝阳 ,光芒四射 !
附录:本文作者 ,詹石窗, 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,后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,曾任福建师范大
学中文系教授 ,现任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 、教授 、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客座教授 、《道韵学刊》主编 、国际易学
联合中心专家委员 、福建省宗教研究会副会长 、福建省海峡交流协会高级学术专员等职务。已著有《道教文学史》、《道
教术数与文艺》 、《道教与戏剧》等书十余部 ,与业师卿希泰合编《道教文化新典》 ,参与撰写《中国道教史》 ,发表学术论
文百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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